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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世遗”见证着多文化融合
从 2500 年前的波斯帝国故都， 到伊斯法罕精美的建筑群

波斯波利斯 ， 昭示
着辉煌的古代波斯文明

作为古代波斯帝国辉煌的象征，

位于伊朗法尔斯省的波斯波利斯，于

1979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为

世界文化遗产， 也是伊朗最负盛名的

景点之一。 1971 年，巴列维国王在波

斯波利斯举行纪念居鲁士大帝建立波

斯帝国 2500 周年盛典。 可以看到，波

斯波利斯至今仍承载着波斯民族遥远

而骄傲的梦想。

“我大流士，伟大的王、万王之王、

万邦之王、该宫殿的建造者。 ”伊朗阿

契美尼德王朝著名的国王大流士一世

的霸气宣示， 记录在波斯波利斯阿帕

达纳宫奠基铭文中。 波斯波利斯于公

元前 518 年开始兴建， 历经多代君主

不懈努力， 最终形成由 “万国门”“阶

梯”“宫殿” 组成的建筑群， 并按照宫

殿、金库与贮藏室、行政用房、军事区

等在功能上作了明确区隔。

其实，“波斯波利斯” 为古希腊人

的叫法，真正的波斯语名称为塔赫台·

贾姆希德，意为贾姆希德的御座，后者

在菲尔多西所著《列王纪》中被描述为

“统治伊朗 700 年的国王”， 创造了伊

朗人的新年“努鲁兹”节。

作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礼仪首都

和艺术展示场所，该“御座”背靠崎岖

不平的山峰， 修建在一块高 17 米、半

人工半天然的台地上， 俯视着广袤富

饶的平原，面积约 13.5 万平方米。

“我薛西斯，按照阿胡拉马兹达的

意旨，修建了该万国之门厅”。 由 4 根

高约 25 米的石柱组成的 “万国门”由

大流士一世之子薛西斯一世主持修

筑，门柱上雕刻着人面兽身像，象征着

帝国的力量。 “万国门”的长廊连接着

阿帕达纳宫。

作为波斯波利斯最古老、 最宏伟

的宫殿， 阿帕达纳宫集中展现了波斯

帝国的盛景。 阿帕达纳宫现存 13 根

石柱 （见题图）， 其东面台阶被完好保

留， 上面的石雕不仅表达了琐罗亚斯德

教、 即中国人熟知的拜火教的意义， 而

且记述了臣邦晋谒的景象。 御林军、 皇

家仪仗队、 波斯和米底贵族分次排列，

23 个属国臣邦的使团三人一排 ， 带着

贡物由官员带领行进。 尤为精巧的是，

23 幅臣民浮雕通过对人物发型、 肤色、

服饰、 特产的描绘， 为现代人还原出古

代中东地区民众的风俗风貌。

在公元前 332 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

大的东征中， 该建筑群被焚毁。 木质的

屋顶灰飞烟灭， 石制的地基、 柱台、 廊

柱与柱头得以保存。 狮子、 鹰等动物形

象被对称地雕为柱头， 或立于石柱， 或

卧在地面， 或收于海外博物馆， 显示出

其技术之精湛与工程之浩大， 昭示着古

老的波斯文明。

距离波斯波利斯约 80 公里处 ，是

2004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帕

萨尔加德， 由阿契美尼德王朝缔造者居

鲁士二世于公元前 550 年建立， 是西亚

第一个多文化帝国首都。 居鲁士二世也

因释放“巴比伦之囚”闻名遐迩。 约 160

公顷的帕萨尔加德遗址包括居鲁士二世

的陵墓、宫殿和花园，突出反映了皇家艺

术和建筑特色，以及波斯人的文明程度。

这两处文化遗产所在的法尔斯省位

于伊朗中部， 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萨珊

王朝时期均扮演着重要角色。 法尔斯省

省会设拉子以南的费鲁兹阿巴德曾为萨

珊王朝的首都， 设拉子也被认为是波斯

文化的代表。

2018 年 ， 萨珊王朝考古遗址成为

法尔斯省第三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的历史遗迹， 见证了波斯、 帕提亚文

化传统和罗马艺术在伊斯兰时代对建筑

和艺术风格的重大影响。

除了典型的波斯文明遗址， 伊朗还

有 5 处公元前的文化遗产。 比如出土第

一部民法典《汉谟拉比法典》的苏萨，是

最古老的人类居住遗迹之一 ， 公元前

7000 年即有人类聚居的痕迹，而建城可

追溯至公元前 4000 年。

伊斯法罕 “半天下”，

多样文化各放光彩

与设拉子的地位相对应， 伊斯法罕

则成为伊朗伊斯兰文明的中心。 16 世纪

末， 萨法维王朝的阿巴斯一世在取得对

乌兹别克人的胜利后， 从加兹温迁都至

伊斯法罕，并对新都进行大规模扩建。国

内和世界各地的商人、工匠、艺术家聚集

于此，伊斯法罕在 17 世纪上半叶发展成

为伊朗的商业、手工业、艺术中心，曾有

伊斯法罕“半天下”的美誉。

伊斯法罕汇集了宫殿、 桥梁等伊斯

兰风格明显的文化景观。 四十柱宫巨幅

壁画和拱顶绘画描绘了《列王纪》中的著

名场景， 坐落在扎因代河上的三十三孔

桥可供行人和马车双向分行。 而市内最

有名的， 莫过于 1979 年和 2012 年成为

世界文化遗产的伊玛目广场和伊斯法罕

大清真寺。 后者始建于 8 世纪，在 11 世

纪的塞尔柱王朝时期形成区别于阿拉伯

清真寺的风格，后经多个王朝扩建，成为

伊斯法罕最古老、最壮观的清真寺。

伊玛目广场由阿巴斯一世修建，总

面积超过 8 万平方米，原名为“世界映画

广场”，后改名为国王广场，1979 年伊斯

兰革命胜利后更名为伊玛目广场。 一起

改名的还有位于广场南侧的伊玛目清真

寺，是伊朗在建筑、木雕、釉砖工程上壮丽

精美的典范，与之遥遥相对的，是广场北

端的商队驿站和巴扎集市。广场原设计为

马球场，现在还能看到门柱，登上广场西

侧中间的奥利·高普宫， 可以俯瞰整个广

场、观赏马球比赛。

伊朗的世界文化遗产不止波斯和伊

斯兰风格。 在伊朗西北部的东、 西阿塞

拜疆两省内， 亚美尼亚人的圣萨迪厄斯

修道院、 圣斯特帕诺斯修道院、 圣玛丽

教堂三个基督教堂作为集合 ， 于 2008

年载入遗产名录。 位于伊朗北部古莱斯

坦省内的高布斯拱顶尖塔， 则代表了神

秘主义风格， 这个建于 10 世纪的建筑

连同地基高达 72 米， 是世界上最高的

全部用砖建成的塔。

除了人文建筑，大不里士巴扎、雅兹

德老城，以及马赞德兰省、法尔斯省、克

尔曼省等多省内具有波斯风格的伊朗花

园，作为人文空间被载入遗产名录。位于

胡泽斯坦省的舒什塔尔水利系统、 在多

省皆有分布的波斯坎儿井， 两处水利工

程因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开创性、因地制

宜的技术，同样被收录。

地处伊朗中部半沙漠地区的梅满德

拥有大约 8000 年至 1.2 万年的历史，当

地居民在软岩上开凿的窑洞在干旱的半

沙漠地区非常罕见。 居民冬季住在窑洞

里，春秋两季住在山区临时定居点里，这

样的文化景观呈现了一套独特的游牧系

统———为适应人的生活， 并非根据水草

而迁移。

伊朗两处自然遗产各具风貌
地理上一东南一西北，气候上一干燥一潮湿

2019 年 7 月 5 日， 在第 43 届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

期间， 伊朗希尔坎尼森林通过审议被

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这是继卢特

沙漠 2016 年载入名录后，伊朗的第 2

个世界自然遗产。

两处遗产在地理上一东南一西

北， 在气候上一干燥一潮湿， 各具风

貌，遥相呼应。

卢特沙漠 ：遍布 “魔鬼
城”，还是地表最热的地方

卢特沙漠位于伊朗东南部地区，

在南霍拉桑、克尔曼、锡斯坦俾路支斯

坦三省内， 由西北向东南绵延 320 公

里，面积约 4 万平方公里。

卢特沙漠不止一望无际的沙海，

还有广袤的石漠和柽柳属植物。 石漠

中看似弱不禁风的松土非常坚硬。 待

岁月褪去表面的尘土， 它们中的任何

一员都可能是一座玛瑙矿。在克尔曼，

散落在荒漠中的玛瑙原石在烈日的灼

烧下开裂，被狂风带到任何可能之处，

玛瑙信手可拾。

卢特沙漠因雅丹地貌而闻名， 有资

料称，世界上最高、距离最长的雅丹地貌

聚集于此。以陡坡、奇形为主要特征的雅

丹地貌对久闻“魔鬼城”的中国人来说并

不陌生。 卢特沙漠保留了大自然最原始

的鬼斧神工———圆润如鸭蛋、 陡峭若碉

堡， 形态各异的大小土堆沿着公路两边

扩散开去，望不到头。

可能有些意外，全球最热的地方竟在

伊朗的卢特沙漠内。美国航空航天局曾于

2005年通过卫星上的中分辨率成像光谱

仪，在卢特沙漠内的甘东·贝里昂平原测

得 70.7℃的极端地表温度。 这比 1992 年

在利比亚测得的地表最高温度还要高

12℃，由此甘东·贝里昂成为地球上最热

的地方。当地传说，曾有一位粗心的货主

将一车麦子遗忘在荒漠中， 数日之后返

回寻找，发现麦子已被烤焦。 “甘东·贝里

昂”因此得名，意为“烤焦的麦子”。

除了壮美的自然景观， 卢特沙漠还

有古老的人类文明 。 这里出土过距今

5000 年的陶器， 陶器上绘有不同图案，

且染为红色。在一些墓葬中，还出土了多

彩器皿， 与相隔千里的苏萨发现的公元

前 3000 年的器皿相似。

希尔坎尼森林 ：葱郁 “天
堂”面临着人类的破坏

希尔坎尼森林亦称里海希尔坎尼混

合林，位于伊朗北部地区，沿着里海南部

海岸绵延 800 多公里。 森林涉及古莱斯

坦、马赞德兰、吉兰等 5 个省。

希尔坎尼森林的历史可追溯至

2500 万年至 5000 万年前， 曾覆盖北温

带地区，在第四纪冰川期间面积缩小，又

随着气候变暖再次扩大。 在这片古老的

森林中， 生活着超过 3200 种植物、180

种典型的阔叶温带森林鸟类和 58 种哺

乳动物，包括伊朗标志性的波斯豹。

关于希尔坎尼森林能载入世界自然

遗产名录，还曾有过一段插曲。该森林不

仅处于伊朗境内， 也覆盖了阿塞拜疆的

希尔坎国家公园。 2006 年 7 月，阿塞拜

疆提出把其境内的里海—希尔坎尼森林

申请为世界自然遗产， 但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专家研究后表示， 阿塞拜疆境内的

森林面积仅 2 万公顷， 相对于伊朗境内

的上百万公顷，实在无法单独注册。伊朗

随后提出联合申请， 但由于两国分歧而

搁置。有趣的是，去年审议通过以伊朗希

尔坎尼森林名义载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的世遗委员会会议， 正是在阿塞拜疆首

都巴库举行。

德黑兰居民对于伊朗北部有着谜一

样的热爱。 翻过南侧光秃秃的厄尔布尔

士山，便是满眼的郁郁葱葱，被他们称作

“天堂”。 不用到假期，即便是周末，德黑

兰民众也会举家前往。 只是游客的大量

涌入，对于希尔坎尼森林未见得是好事。

有数据称， 大约 750 万人生活在希

尔坎尼森林覆盖的区域。盗伐树木、拓展

农耕、 发展旅游等人类活动， 再加上暴

雨、山洪、林火等自然灾害，已对希尔坎

尼森林的生态构成破坏。一篇 2018 年发

表的论文称， 里海地区的森林年均减少

4.5 万公顷 ， 约占该地区森林面积的

2.4%，伊朗整体森林面积的 0.3%，成为

世界上森林破坏比例最高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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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处伊朗腹地、 地域辽阔的亚兹德省是这个国家最干旱的
地区之一，43.8 毫米的平均年降雨量，造就了占该省 60%面积
的卡维尔盐漠。 省会亚兹德，没有设拉子昔日波斯帝国的辉煌，

没有伊斯法罕“半天下”的美誉，有的只是朴素的古老和宁静。

亚兹德市内的历史风貌区“亚兹德老城”于 2017 年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收入《世界遗产名录》。站在老城民居的屋顶，近观
高耸的风塔，遥望拜火教的神坛，仰望闪耀的星空，耳边好似传
来沙漠的驼铃声。

从地图上看， 亚兹德老城就像一只凤凰， 栖息在城市的中
心。 城中巷子蜿蜒交错， 集中了亚兹德市内几乎所有的历史景
点。面积不算太大的老城，竟然保留了 2000 处以上恺迦王朝时
期的大小建筑。灰黄的砖块和泥土筑成的建筑群，部分已有长达
7000 年的居住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
城市”之一。

老城中遍布的土房子貌不惊人， 内部却常常有着令人叹为
观止的精美装饰， 无声地、 却又急迫地讲述着昔日主人们的生
活：梁柱上，图案繁复的罗马雕饰层层叠叠；木枢间，阳光透过五
彩玻璃照亮厅堂；庭院中，一池清水滋润着环抱的玫瑰花园。

在 13 世纪前后的百年间，以“繁华、热闹”的景象出现在马
可波罗游记中的亚兹德曾是中东地区重要的贸易集散地。 在萨
法维王朝时期，和其他许多城市一样，亚兹德经历了由盛转衰的
变迁。 直至 20 世纪中叶，一条铁路将亚兹德和首都德黑兰连在
一起，为古老而遥远的沙漠城市揭开尘封已久的面纱。

如今，老城中大大小小的老宅子有了新的归宿：一些华丽精
巧的被旅游部门接管，作为民居的代表对外展示；一些开设成家
庭旅馆或纪念品商店，销售具有地方特色的老物件和手工地毯；

一些朴素无华的则保留了民宅的本质， 有些甚至仍在使用一个
世纪以前的木门。

不用特别仔细，也会发现老房子的木门其实并不对称。左侧
装有条形门环，供男性敲击，声音低沉回转；右侧则饰以圆形门
环，供女性使用，声音短促清亮。在古老的年代，房内的主人通过
这一方式判断访客性别，以恰当的装束前来迎接。

老城的建筑主体大都采用同样的修筑方式，以砖块砌墙，并
在表面附着混杂草屑的泥土。得益于炎热干燥的气候条件，砖块
在塑形后放在烈日下暴晒而成。 据说土房比砖房有着更好的隔
热效果。 砖块使建筑更加坚固，附着稀泥的做法则是为了避暑，

“砖糊泥”的建筑方法巧妙地结合了两者的优点。

但亚兹德人的智慧远不止于此。 老房子顶部几乎都有类似
烟囱的设施，便是亚兹德地区的标志———风塔。

与烟囱喷云吐雾不同，风塔是气吞八方。多棱柱形的风塔在各个方向留有风
口，无论风向如何，空气都可以通过构造巧妙的内部通道到达屋内。 通道下方是
盛有清水的池子，风直接吹向水池，冷却之后扩散到房屋的各个角落。 风塔不仅
仅应用于住房，当地大量存在的地下冰窖也得益于此，让食物在气温高达四五十
摄氏度的炎热夏季得以较长时间保存。

这一由波斯人始创的建筑瑰宝还是伊朗现代建筑普遍使用的“水空调”的原
型。遗憾的是，兼具节能环保和体感舒适两大优点的“风塔”却并不适用于上海这
样潮湿的沿海地区。

当唱经声响起，喧嚣在落日的余晖中消散，古城恢复了宁静，仿佛从来没有
被惊扰过。所以，在亚兹德，一定要放缓行程，放慢脚步。在庭院里或坐在池边，或
卧身榻上。 置身于上千年的历史中，叩响沉重的门环，变幻了时空。

宁静，是亚兹德留给人们最深的记忆。这里没有太多的高楼，每当夜幕降临，

街道也随着周围的群山荒漠趋于沉寂。多年以前，纯朴的居民穿越整个市区为游
客指路。 多年以后，迅猛发展的旅游业冲击着这个城市数千年来的平静，当地人
也在人性与利益之间经历悄然的转变。

亚兹德老城曾在风沙中守望波斯民族的过往， 也正在见证整座城市微妙的
变化。 新城自然无法古老，却并非无法保留曾经的淳朴与宁静。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扬言要对伊朗 52 个目标实施打击， 其中一些是文化遗址。 此番言论令世
界愕然。

事实上，作为拥有 2500 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伊朗有 24 处世界遗产载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世界遗产名录》，其中 2 处为自然遗产，其余 22 处均为文化遗产。这 22 处文化遗产代表了伊朗不同
时期、不同文明、不同领域的灿烂历史，是多民族智慧的结晶、多文化融合的成就。

文明遗迹绝不能因政治或战争受威胁或被毁灭。

本版撰稿/摄影 孙华
题图： 波斯波利斯阿帕达纳宫的石柱。

右图： 亚兹德风塔守望波斯人的过往。


